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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记忆
摄影 穆平

石猪槽 | 周国忠 文 |

灯下书

生态园里白鹭飞
| 王金大 文 |

洴浰，一个与水有关的地
方，是宜兴西氿最西端的村
庄。徐悲鸿父亲徐达章老先生
荆溪十景图中的“洴浰雪蓑”，
就是以洴浰村东雪蓑禅寺为背
景的。雪蓑禅寺旁，建了个文
浩生态园，优雅的环境成了“鹭
鸟的天堂”。

通往村子的乡道两旁沃野
良田，麦子已经收割完毕，拖拉
机犁翻的麦田里，泥土散发出
芳香，一群白鹭悠然自得地迈
着脚步，在麦田沟渠和犁翻的
泥土里觅食。微风轻送，白鹭
不时张开长而尖的铁色喙，东
啄一下，西啄一下。我仔细观
察，有只白鹭，叼起一条黄鳝，
左顾右盼，展开长翅，收起长
腿，向东飞去。

生态园内树木繁茂，绿油
油的桑田里，桑椹采摘已近尾
声，黑黝黝的桑椹落了一地，野
鸡在桑田里发出了“咯咯”的叫
声。穿过桑田，是大片待售的
绿化树，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
了天空，挡住了阳光。

在树林中行走，地上落满了
灰白的鸟粪，洁白的羽毛、浅褐
的蛋壳，连树干也被鸟粪染成了
灰白色。树上是密密麻麻、数不
胜数的鸟窝。鹭鸟在上空飞来
飞去，发出“噢噢”的鸣叫。

树上，羽翼未丰的小白鹭
在巢边扇动翅膀扑腾。一只小
鹭鸟立足未稳，从树上掉到树
下，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顾
不得头顶随时会掉下腥臭的鸟
粪，跑进树林去看小鹭鸟有没
有摔伤。小家伙并不领情，见
我过去，拼命地扑腾翅膀，摇摇
晃晃地向前奔跑，跑不动了，就
蜷缩在地上，发出颤抖的哀
鸣。不帮它一把，它不仅无法
返回到自己的窝巢，还会成为
食肉动物的美餐。管理人员小
心翼翼地捧起小白鹭，轻轻地
把它送回了自己的“家”。

令我惊叹的是，几乎每棵
树上的枝丫间，都有枯枝搭建
的鸟巢，密密匝匝。巢里一般
两到三只小鹭鸟，有的刚出壳
不久，肉身一团；有的已经长出
绒灰色的羽毛，一声不响地在
窝里呆着；有的虽已近成鸟，但
还没有胆量展翅翱翔，只是在

窝边上拍打翅膀，练习飞翔。
也许是我的出现，鹭爸鹭妈在
上空扑棱着翅膀嘶叫，摆出为
保护儿女而不惜一战的模样。
有只窝里，小鹭鸟身边躺着一
条足有半斤重的鱼。

白鹭繁衍期是生态园观赏
鹭鸟的最佳时期，过了繁衍期，
白鹭家族会去寻找更适合它们
生活的地方。我登上生态园办
公楼眺望，出去觅食的鹭鸟，扇
动翅膀由低向高，由近往远，向
着认定的方向飞去。捕食归来
的鹭鸟，划着优美的弧线，从远
方飞来，离巢一两百米时，平展
双翅，伸直双脚，优美地回旋、
滑行，然后轻盈地落在树上的
巢旁，把嘴里叼着的食物放到
巢里。这些食物有小鱼、小虾、
泥鳅、蚯蚓、黄鳝……

这么多白鹭聚集在一起，
在同一片树林里安家，孵化出
这么多小鹭鸟，还是第一次见
到。白鹭，体形高大，嘴长、腿
长、颈长，体态优雅。脚趾呈半
蹼，适于涉水觅食。鹭科中有
白鹭、苍鹭、池鹭、牛背鹭之
分。在生态园筑巢哺育后代的
鹭鸟，除了白鹭，还有灰色的苍
鹭，至于有没有池鹭、牛背鹭
等，分辨不清了。

白鹭最富灵性，也最擅长
“择优而栖”。洴浰村周围，河网
密布，东边是水波浩渺的西氿，
南面是钟张运河，西面河荡纵横
交错，稻田密布，北面是宜溧运
河。这几年，政府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水产养殖快速发展，给鹭
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生态园
位置优越，环境优良，员工爱鸟、
护鸟意识强，是鹭鸟栖息和繁
殖后代的理想场所。

听生态园老板说：“苗木过
剩，价格也一落千丈，生态园处
于亏本状态，要维持下去，得靠
其他产业赚钱弥补。”我突发奇
想：如果把文浩生态园打造成
集科普教育、生态旅游、摄影写
生、休闲养生，既是人的乐园又
是鹭鸟家园的生态旅游乐园，
让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不仅能够维护生态园的生存，
还可以反哺鸟类的保护，造成
人鸟共存的喜庆场面，这样会
给洴浰点染更多的缤纷色彩。

洋槐花开时节，姐姐寄来了洋槐蜜。
姐姐说：“你小时候经常咳嗽，一咳嗽，妈妈
就给你煮蜂蜜茶，喝喝就好。新冠肺炎很可
怕，要多加小心，多喝喝蜂蜜水，润润肺！”

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有三个姐姐，我是
最小的，又是男孩子，母亲特宝贝。越宝
贝，越容易生病，感冒发热，头疼咳嗽，似乎
是常事。我一生病，母亲就吓破了胆似的，
背着我东奔西走看医生。有一次，一位老
中医说，经常给孩子喝蜂蜜，一咳嗽，就给
他煮蜂蜜茶喝。母亲记住了，家里再苦再
穷，也不能少了蜂蜜。甜甜的、香香的蜂蜜
水，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我的身体强壮了
起来，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疯玩，疯长。

我们村子临河，河边滩涂长满了洋槐
树，大片的洋槐林成了我们的乐园。春天
在洋槐林里割草，伸手就可以吃到甜甜的
洋槐花，洋槐花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小伙
伴们比赛着，捋下一串串洋槐花，一篮子
一篮子往家里背，煮着吃，蒸着吃，吃不完
的，煮熟了，晒干了，留着慢慢吃，缺粮少
米年月，洋槐花救了很多人的命。

夏天，在洋槐树下乘凉，密密麻麻的
的洋槐树叶重重叠叠，河面的清风轻抚着
树叶，阳光只能星星点点地漏下来，一动

一动的和我们捉迷藏。肚子饿了，就满河
滩找鸟窝，掏鸟蛋，用搪瓷杯煮鸟蛋吃。冬
天一来，一夜西风，绿绿的洋槐树叶凋落，
堆积成厚厚的枯叶，我们穿梭在树林里，掺
杂着树叶的洋槐枯枝，是农家很好的烧
柴。河面晶莹厚厚的冰吸引着我们，先在
河边慢慢走，一步步向中心走去，一直走到
对岸，厚厚的冰面竟能轻松地承载着我们，
我们便玩耍起来，看谁溜得溜，回家时，干
脆把满篮子的柴草放在冰面上，用竹耙推
着跑。也有惊险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不
小心掉到了冰窟窿里，幸亏大家反应快，马
上递给他竹耙，把他拽了出来，厚厚的棉衣
全湿了，我们便帮他脱下衣服，在河湾里燃
起了火，帮他取暖烤衣服。

如今，条件好了，家家户户用上了煤
气灶，不用烧柴了，洋槐树，砍的砍，烧的
烧，满河滩没有了洋槐树的影子，站在滩
涂上，满眼都是荒草。疯长的荒草，挤占
了洋槐树的生存空间，淹没了洋槐树，也
淹没了我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喝着姐姐寄来的洋槐蜜，往事依依，
我竟簌簌地流下了眼泪。在晶莹的泪光
中，我仿佛又看到满河滩的洋槐树，又看
到母亲给我煮蜂蜜茶的身影。

洋槐蜜
| 罗新方 文 |

忆林

猪槽，是给猪放料喂料的器物，以前
农家都有。有石质的，木质的，后来也有
水泥浇制的，大多为长方形状。而石质猪
槽中，又有青石、黄石甚至金山石等不同
种类。它们，都来自深山，是石匠的作品。

我家那只黄石质地的猪槽，是搬迁时
带来的旧物。它高19厘米，长65厘米，宽
30厘米，内里净深12厘米。呈淡黄色，其
间还夹杂一些星星点点的褐色颗粒。猪
槽内外，看似总体平整，却也是斜纹、竖纹、
横纹纵横交叉，坑坑洼洼有丘壑。可以想
象，石匠当初是尊重石性，顺着石头的纹
理、肌理走向而雕凿的。我用清水一遍遍
清洗石猪槽，甚至用钢丝板刷，反复清理它
内外积淀的垢物，尤其是粘牢在石缝中的
板结物。清洗过程中，不乏胡思乱想：想起
了茅屋、猪圈、青草、水草和割草；想起了稻
糠、山芋藤和泛黄的白菜帮、青菜帮；想起
了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许多事；也想起曾有
多少头猪，先后在这只石槽里吃糠咽草后，
走向集市走向屠宰场，成了人们的食物和
祭品，却从未赢得丝毫尊重和感念，反而被
轻蔑和嘲讽：笨猪，蠢猪，死猪；还想到，与
文人治印截然不同的石匠，一手榔头一手
凿，锤落凿进，凿进石溅，“咣当”作响大汗
冒，那种铁石搏击发出的粗粝响动，回荡在
旷远的山林，才是真正的金石之声。进而
想到，锤凿与石头同宗同源，如此相搏，犹
如豆萁燃豆，全然是被人利用和挟制了。

我将洗净后的石猪槽，置于客厅的东
南角，以槽代池，放入了五条金鱼。它们
很开心，仿佛早已认识石猪槽，悠游其间：
一会儿默然静伏，一会儿摇尾迤逦，一会
儿追逐戏嬉，一会儿用小嘴啄石缝，似乎
想从年老的缝中捕捉远古的佳肴，模样很
专注，很可爱，也很灵敏。只是它们很贪
吃，每当喂食时，总会将小嘴巴翘出水面，
吧嗒吧嗒等撒料。食料入水，它们便争先
恐后，一口一个准，须臾间便已吃了个饱，
池内水泡迭起，波纹涟涟，一派热闹景
像。它们也擅拉，不足一个礼拜，水便有

些浑，池底会残留一些纤细管状的排泄
物。于是，就干池换水清秽物，搁浅的金
鱼们，泼剌剌地翻动起漂亮的身子，碍手
碍脚。它们好像有灵性，一旦换水后，就
知又有美食可餐，一个个游抵池边作嗷嗷
待哺状。它们有时也出格，趁水满跳离池
中，挣扎在客厅地砖上，鼓着眼珠摆尾巴，
像求援。时间一久，人与鱼便也有了感
情，有事没事就会临池去观望。刚刚蹲下
身，金鱼们就会围过来，与你点头对望。
更让人欣喜的是，石池内壁竟长出了青
苔，鲜嫩的绿色，与多色的金鱼们辉映成
一个灵动美妙的水生世界。动物、植物、
矿物和谐相处于一池，呈现出一幅优美怡
人的画卷。也令人想起，鱼类与山涧溪流
和植物，旷古以来，就像难以分开的一家。

享受着猪槽养鱼的乐趣，心情开朗而
惬意。然而，也有纷争时。淘气的外孙
女，先是明里暗地去池中捉金鱼，后是不
顾我已给鱼儿喂过食，抢着罐子还要往池
中撒食料。虽说几经劝导，她有了收敛，
答应不再闹，却向我提出也要石猪槽。无
奈，我去东亭集市买回了两只大小相仿的
黄石猪槽，置放在园子里。这下她乐了，叫
上她外婆，往石猪槽里植入了绿油油的铜
钱草，俨然两个长方形的盆栽。每逢周五
从城里放学回到家，外孙女首要工作就是
伺弄铜钱草，给它浇水，并拔除夹杂其间的
杂草。过些时日，她会按照她外婆的指导，
用小手抓些米粒，放入石猪槽，使其腐烂作
肥料。水生类的铜钱草，不负所望，长得葱
郁葳蕤，一根根颀长的嫩梗，托起一片片圆
圆的翠盘，犹如一张张姣美的笑脸，迎光沛
然，随风起舞，逸出猪槽，不断扩展着绿色
的边界。在蓬勃的诗意中，展示着朴拙与
灵美的协调和物尽其用的硕果，也诠释了
植物与矿物亲善结合的美好。

如今，这三只穿越历史烟云的石猪
槽，各得其所，各随其缘，各衔其命，各尽
其能，涵养着不同的活泼生命，也颐养着
我和家人的性情。


